【励志人生】

都市夜归人
（经管向小凤推荐，2017年10月22日）

推荐理由：很多的大学毕业生，他们不是富二代，而只是缺乏经验的平凡人，他们暂居在某个大城市，为了生活和梦想苦苦徘徊在这城市里的某个角落，为了心中的目标在不停地挣扎和奔波。我希望通过这篇文章，能让更多人，尤其是在读大学生，明白现实社会的残酷与压力，不要迷失自己。你是“夜归人”吗？或者，你将成为“夜归人”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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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大约是去年此时发生的一件事情，算不上故事，我只能尽量凭着记忆把它叙述出来。

刚毕业时，在郑州找了个工作，工资不高，勉强糊口，再加上住在市郊，去市区一远二堵，所以即使是周末也往往是窝在屋里，虽然偶尔也有朋友招呼，但考虑到囊中羞涩，也多是能推就推。那年年末，朋友从南方回来约我们相聚，虽然十分乐意去，可那时候正处在等工资的尴尬时候，又觉得自己一年多来浑浑度日，实在狼狈，无脸见人，所以便推托说今天要下雪，去市区十分不方便。但朋友似乎早就看穿了我的心思，说是公司年抽到了全国通用的某餐饮网巨头的消费券，不用白不用，我这才结结巴巴地答应说去。

跟想象的不太一样，本想着大家即使不至于抱头痛哭互诉衷肠，也至少会追忆感慨一番，谁知道聚会有些索然无味，大家都有各种苦衷，但出于男人的所谓自尊，又都不愿轻易吐露，只好都一瓶又一瓶地灌自己。

离开时已将近十点，室外已经开始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夹雪，由于住得比较偏僻，所以要先乘地铁到终点站，再换乘一辆夜班公交，出了地铁口，雪已经下得很大了，大片大片的雪花映着橘黄色的路灯灯光纷纷扬扬地洒了下来，显得分外好看，把这个寒冬的深夜点缀得有了一丝暖意，可惜此刻似乎并没有人有心情欣赏这种奢侈的美。夜班公交的起点站稀稀拉拉地站着一些人，时不时地朝公交车驶来的方向张望并掏出手机来看一看，他们可能是加班刚下班的，也可能是聚会刚结束的，有的撑着伞，有的戴着帽子，还有的，比如我旁边的这一个，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地淋着雪，看不出来是享受还是麻木。当然，也许仅仅是因为站牌遮雨棚下已经挤满了人，而他又恰好没有带伞。这个看上去比我大一些的青年西装革履，上身披着一件羽绒服，背着一个与西装不太协调的双肩包，脚下卷起的西裤裤管和白袜子显得有些刺眼，不知是冻得还是他身上的包压得，他微微地佝偻着身子，瑟瑟发抖，我轻轻地将伞往他那边歪了歪，他有所察觉，先是一惊，然后略带紧张地笑了笑，小声地说了声谢谢，看得出来，他的吃惊和谢谢里都带着疲惫，但是很真诚。

过了没多久，车来了，他向我点点头示意让我先上，其实人并不多，无所谓先上后上。我坐到了倒数第二排的单人座上，我喜欢这个位置，它靠后，单人，就像我平时去店里吃饭所坐的位置。他径直走向了我同侧的最后一排，也就是我后面。透过余光，我看见他侧着身子开始放下他的裤管并小心地朝下扯，并轻轻地抹平，然后又掏出纸巾仔细地擦拭皮鞋上的泥水，我想，也许他明天还得上班，这应该是他珍爱的一套装备。果然，从他不停地微信语音联系业务里我听出来了他是做保险销售的，明天还要上班，待会儿还要在某一站叫一个人上来。

车驶出五六站，上来了一个穿着时尚的女孩子，这么冷的天，上面露着脖子，下面露着脚脖子，一脸不快地朝我走了过来，让我又喜又惊——果然是我想多了，我后面的青年赶紧迎了上去，“冷不冷啊”“累不累啊”“今天玩得开心吧？我今天又做成了几单呢”那个女孩子似乎实在高兴不起来，只是淡淡地吭了吭，他俩在我后面坐下了，青年继续嘘寒问暖，女孩子继续不买账，还显得很烦躁，终于，她爆发了：“你到底跟不跟我结婚？”可能是他们都意识到声音有些大，青年赶紧嘻嘻哈哈地安慰：“你看着可小哩急啥啊。”

“小？我看着小，我过了年都27了啊！我们的同学还有几个没结的？你们男的拖得起，我们女的能行吗，老是让等你等你，我还得等几年？今天班里那XX的孩子都会叫我阿姨了啊！”声音还是很大，还带着不小的怨气。

“是我不愿意结还是你家里不让结？！”男孩子似乎是脸上有点挂不住，所以有点生气，但还是刻意压低了声音。

“是我爸妈不让结还是你根本就不商量？我们县有什么不好，总比你们村强得多吧，留在那儿不行吗，他们只不过想让我离他们近一些，他们要求你大富大贵了吗？要求你买房买车了吗？”

“他们没要求买房买车？他们没这要求我早去你家提亲了！”

“那还不是你非要留在北上广他们才说的那样的气话！我不是不相信你，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以后一切都会有的，可是我真的等不起了，我每天都在承受的家里给我的压力，这几年我最怕的就是回家过年，亲戚们老是说是非，我妈在我面前哭着让我跟你分，我爸因为我的事都快跟我翻脸了，真的，我要疯了！我怎么办啊？！你家里还那么迷信，我年轻时都不同意，我都要老了他们更有理由了，我们的感情还管用吗，你给我点安全感好不好？”女孩子说着说着更激动了，还有了哭腔。

车里的人似乎并不在意这对年轻恋人的争吵，他们大多在盯着手机屏幕，应该是面无表情的吧。关了灯的车厢里，屏幕的光亮星星点点，大家都安坐在自己的黑暗里。偶有几个人回头，我想他们也是和我一样，并不是对争吵的内容感到新奇或新鲜，而是惊异于有人为什么不顾体面，在公开场合，在陌生人面前，就急于撕破这些生活的外衣？人活于世，谁没当过几回悲欢离合的主角呢？在这个偌大的城市里，谁的欢笑或泪水都渺小得不值一提。

“你别哭别老哭，我这不是已经没去北上广留在省内了吗，我也着急，今年我的业绩就不错，我也急，明年，也许明年我就能买房了，别太急，到时候咱们再好好跟你爸妈谈好不好？接他们过来！”青年显然没想到女孩子会在车上爆发，所以听上去有些语无伦次。

“那还得多少年？！你不是二代没有关系你知道你得多拼多少年吗？！我们就回我们县好不好，我真的不想在这呆了，我爸妈就我一个闺女啊，他们离不开我，我也不能离开他们，我也离不开你，我们县城的房子比这便宜的多，人比这儿少，环境也好……”女孩子几乎用哀求的口气。

青年长叹了一口气，“你要我一辈子待在那个小县城吗？你让我以后的生活死在27岁吗？”

之后是一段漫长的沉默，车上的电台里传出来DJ嘻嘻哈哈的玩笑，与此刻车里令人煎熬的沉默显得十分违和，房价、油价、发改委、逼婚、剩女都可以成为局外人绝佳的调侃素材，可当它们真真切切地发生时，只有当事人才能体味其中的痛楚。DJ终于结束了他们的谈笑，放了一首许美静的《都市夜归人》——“你忘了吧所有的甜美的梦，梦醒后或者才见温暖的曙光。”

鲁迅先生讲：“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，做梦的人是幸福的；倘没有看出可以走的路,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。”我不知道是青年在做梦还是女孩子在做梦，是他们叫醒了我，还是我该去叫醒他们。

到站了，我慌忙跳下了车，想逃离这种困境，跑了几步，又想到了什么，便回头看了看，车已经出了站，越驶越远，渐渐消失在了被风雪染得灰白的远方，那远方到底是家，还是无边的旷野呢？

雪下得更大了，北风也跟着起了势，真冷啊，我裹紧衣服，走进了风雪里。
（推荐者注：本文来自乐读网-社会 2016年4月7日；作者：二月匆匆）

（注：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：2017年10月26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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